
□

本
报
记
者
盛
丽
周
美
玉
白
莹
余
翠
平

专题【关注】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7年 5月 12日·星期五

从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毕
业后， 王蕊在宣武医院神经内科
工作了13年。 宣武医院的神经内
科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24小时开
设绿色溶栓通道， 收住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病人。 王蕊说， 熬夜班
时比较辛苦， 尤其是随时接诊溶
栓病人。

“用溶栓药时， 护士要随时
观察病人， 在这个过程中， 病人
的肢体可能会一点点恢复。 要跟
医生随时沟通， 调整用药。” 夜
班时， 一个护士要照顾十几个病
人， 溶栓几个小时， 护士累身也
累心。

虽说自己在医院工作， 但是
父母生病时不能陪同照顾， 说起
来是很心酸的事。 前年， 王蕊的
母亲身体不舒服， 怕耽误工作没
敢告诉她。 老两口到家附近的医
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建议去大医

院。 随后， 老两口来到宣武医院
挂了号， 母亲担心病情不好， 才
给王蕊发了个微信。

“忙了一上午， 到中午时才
看见妈妈发过来的信息， 一下子
焦急起来。” 找到母亲后， 带老
两口在食堂吃了顿饭， 并交待好
下午怎样检查， 带着对母亲的担
心， 王蕊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直到母亲手术那天， 王蕊才请了
一天假照顾。

去年夏天， 王蕊检查出身体
有问题， 做了手术后还要打针。
药物有副作用， 让她提前处于更
年期状态。 “上班时会突然满头
大汗， 心情突然烦躁起来。” 但
是面对着病人， 王蕊知道绝对不
能把这些情绪带出来， “病人本
身就因为病情心里焦虑， 如果我
带着不良情绪， 会更刺激病人。”
王蕊努力调整状态， 重新以饱满

的情绪回到工作岗位。
其实， 除了偶尔的心酸， 身

体上的 “酸” 常伴左右。 “只要
是工作年头长的护士， 都有腰肌
劳损、 腰间盘突出的毛病。” 王
蕊右手还得了腱鞘炎。 “我们科
室的病人很多都是失能的， 要时
常给他们翻身。”

今年3月， 在科室的支持下，
神经内科护士长常红提出开设认
知 功 能 训 练 护 理 门 诊 ， 意 味
着 护 士也要出门诊了 ， 这在全
国属于首家。 “护士工作不是简
单的护理， 也要参与科研项目，
为 临 床 提 供 数 据 。 ” 常 红 说 。
王蕊的一部分工作是帮助住院的
病 人 做 认 知 训 练 ， “ 跟 病 人
一 起 做手工 ， 帮着病人回忆手
工的每个步骤， 看着病人逐渐恢
复认知能力是我最开心的事 。”
王蕊说。

王振是北京电力医院急诊科
主管护师， 2001年9月5日， 她开
始从事护士这个职业。 王振所在
的急诊科共有护士30人， 每天的
工作都是快节奏。 “我们常常笑
称， 上班有点、 下班没点。” 急
诊科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总是忙碌
和紧张， 护士的工作内容主要围
绕日常急救护理展开， 抢救室则
是 “主战场”。

尽管工作繁忙， 这个集体的
温暖让王振感到很快乐。 “大家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而且还会时
刻互相关注， 遇到困难时都会伸
出援手。” 王振回忆， 2008年她
准备结婚。 “婚期定在这年的5
月， 所以这年的大年三十是我最
后一次在娘家过。” 但是不巧的
事， 值班表上大年三十这天王振
要上小夜班。

“小夜班就是下午六点一直
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这就意味

着结婚前的这个大年三十没法在
娘家过啦。” 王振感到有些遗憾。
“小王别伤心， 我替你上这天的
小夜班。” 护士长陈熙走到王振
身旁说道。 王振再三拒绝， 最终
还是被护士长说动。 “有这样的
温暖我肯定会感受到快乐啊 。”
王振说。

除去感受集体带来的快乐 ，
病人和家属对工作的认同， 也是
王振工作中感觉最甜的时刻。 不
久前， 王振收到一面病人家属送
来的锦旗。 “感谢您， 让老人在
最后的时刻走的很舒服。” 病人
家属激动地说道。

大约一个月前， 抢救室来了
一位“老病号”。 王振介绍，早在
2016年，她就护理过这位老人。精
心的照顾， 也给家属留下很深的
印象。因为老人患有脑梗后遗症，
使用鼻饲管进食。去年出院前，王
振还特别叮嘱家属关于进食、翻

身相关事宜。 “这次老人又生病
啦，正巧还是我的班。 ”

“奶奶， 我要给您翻身啦。”
虽然老人不能用语言交流， 但每
次输液、 翻身时， 王振都会提示
老人。 王振精心的护理， 再次赢
得病人家属的认可 。 “特别难
过 ， 这位老人最终还是离开大
家。” 说到这， 王振的声音有些
哽咽， 泪水也流了下来。 “记得
老人走的那天 ， 她的孙女很难
过。 稳定情绪后， 对我说， 感谢
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让老人走的
很舒服。”

“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 我
热爱护理工作， 会一直做下去，
希望每一位患者在我们的精心护
理下早日康复， 也希望患者及家
属了解、 理解护理工作， 哪怕是
患者及家属的一个浅浅的微笑也
是对我们护理工作的肯定。” 王
振说。

常常有人这样形容护士这个
职 业 ， 护 士 是 白 衣 天 使 ， 医
生 的 臂膀 。 其实 ， 护理工作很
枯燥很琐碎。 “别人的朋友圈是
海景、 沙滩、 美食， 我们面对的
却是针头、 药瓶、 听诊器。” 双
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马晓
莉说。

门诊工作相对单一， 每天接
触的病人也不同， 但沟通困难是
现实， 护患关系难协调。 “我们
熟练的技能， 良好的服务， 甜美
的微笑成了润滑剂， 紧张的关系
能够得到缓和。 操作之后的一声
谢谢 ， 是对我们最大的嘉奖 。”
马晓莉说。

“记得2008年 ， 我们需要到

居民家里建档。 很多老人都认为
我们是推销产品、 卖药的。” 马
晓莉说， “有的患者对护士工作
不理解， 甚至瞧不起护士， 是我
认为最苦的事情。 他们面对医生
时会笑脸相迎， 对护士却可能是
另一副面孔， 甚至可能将一些不
满发泄在护士身上。 遇到这些人
时， 我们护士心里特别难受， 但
让人欣慰的是， 也有许多患者和
家属对护士十分尊重， 并积极配
合我们的工作， 有的也因此成为
了朋友。” 马晓莉表示， 只要能
获得患者的理解与尊重， 工作累
点或者受点委屈也没什么。

“工作中， 有时需要我们换
位思考。” 马晓莉介绍， 儿子小

时候生病了。 发烧的患儿血管难
找 ， 我 不 忍 心 ， 也 没 有 勇 气
亲 自 操作 ， 只能请儿科护士 ，
一 针 、 两 针 ， 穿 刺 都 没 有 成
功 ， 针针如穿在我心上一样 ，
我已经泪流满面， 扮着双重身份
的 我 ， 只 能 把 母 亲 的 角 色 放
在 一 边 ， 以另一种的姿态来对
待生病的儿子， 否则我会心痛的
无法接受。

“以后， 每次去给病人打针，
我总是小心翼翼的， 非常认真地
找血管， 判断进针的位置， 根据
不同病人 ， 选择不同的进针角
度， 不断积累经验， 提高技能，
尽量做到一次穿刺成功， 减少患
者的身心痛苦。” 马晓莉说。

“你知道吗？ 她50多岁， 患
有精神分裂症， 被家人关了7年，
这7年她没洗过澡， 因为在家砸
东西家人无奈报警送了过来， 来
时她身上到处是屎， 那种刺鼻的
恶臭飘得整个楼道都是， 我们给
她 洗 澡 ， 被 溅 了 一 脸 屎 汤 子
……” 护理了精神病人十余年的
护士赵彦文说道。

两个月前， 丰台精神病防治
院又收容了一名50多岁的女病
人， 刚开始给该病人剪指甲， 由
于病人有妄想症， 一旦有人靠近
就又抓又打， 常常得四五个护士
一起来， 有的抓住手， 有的按着

身子， 剪完指甲， 护士们都能累
出一身汗来， 在两个月的细心治
疗和照顾里， 病人的病情得到控
制， 状态慢慢好起来。

“慢慢的， 她就让我们靠近
了， 有时候我们过去， 她会拉着
我们的手， 把头靠在我们肩上，
说着她女儿的事， 还会说辛苦你
们了， 这个时候， 心里真温暖。”
赵彦文介绍。

丰台精神病防治院目前有
160张床位，准备扩到200张床位。
由于条件有限，小病房里住了5个
病人，大病房住了10个病人。他们
是由癫痫、 抑郁等多种不同因素

导致的精神障碍，经常会狂想、妄
听，以为别人在针对他，就容易打
架并产生安全隐患。

对丰台精神病防治院的50多
名医护人员来说， 照顾这些有精
神障碍的人， 神经始终绷得紧紧
的， 很辛苦， “有时候给病人抽
血、 量血压、 打针时， 病人会往
我们脸上吐唾沫， 或者直接上来
就是一个耳光， 他们发病时的行
为很难以意料。 说实话， 虽然我
护理了他们15年， 但是面对新病
人 ， 因为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
么， 所以刚开始心里都是很害怕
的。” 赵彦文感慨地说。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每天这些白衣天使
都忙碌在陪伴病患抗击病魔的 “战场” 上。 其
实， 在护士们忙碌的背后， 也有着对于这个职
业酸甜苦辣的各种体会。

家人生病却不能照顾酸酸

病人的认同是最大快乐甜甜

笑容背后的不易苦苦

护理病人时被打被抓伤是常态辣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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